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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庭筠词“跳脱”艺术特色分析
温庭筠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温庭筠诗词俱佳，以词著称。温庭筠的词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是词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文人，他开创和奠定了词的文体观念、风格类型和审美理想，开辟形体音律的新园地，赋予题材内容的新生命，开拓风格美学的新篇章，突兀意象组合的新境界，确立文人词的艺术风貌和审美特征，确立以长短句为主体的形体特征和以婉约柔媚为本色的风格类型。历代词论家对温庭筠词评价甚高，被誉为“花间派鼻祖”。而温庭筠词“跳脱”的艺术特色，常不为人所理解，对温词的“跳脱”艺术特色评析的研究文章见诸报刊的还没有，本文就是针对温庭筠词中的“跳脱”艺术特色来进行分析。

温庭筠(约812 — 约870)，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作为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诗词俱佳，以词著称。温庭筠的词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历代词论家对温庭筠词评价甚高，被誉为花间派鼻祖。温庭筠作为唐宋词人中第一位专力填词的诗人，词这种文学形式，到了温庭筠手里才真正被人们重视起来，随后五代与宋代的词人竞相为之，终于使词在中国古代文坛上成蔚为大观，至现在仍然有着极广泛的影响。
温庭筠词“跳脱”的艺术特色，常不为人所理解。李冰若先生在评温庭筠《菩萨蛮》(蕊黄无限当山额)这首词时就曾说：“以一句或二句描写一简单之妆饰而其下突接别意，使词意不贯，浪费丽字，转成赘疣，为温词之通病。”①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其一所谓“浪费丽字”，是说温庭筠化了大量笔墨只描写得一枚金钗。而事实上温庭筠正是以容妆之娇、服饰之盛来衬托女主人公良辰美景下青春容颜无人赏会的落寞、惨寂的心理，所以这种铺叙的笔墨是不该作为“浪费丽字”的毛病加以诟病的；其二说此词“突接别意，使词意不贯”，也难以让人认同，因为“心事竟谁知”一句正是承接上面对女主人公的妆饰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以后闺妇自然而然发出的感慨：与情郎的相聚既是如此短暂而匆忙，而对过往幸福的忆念带来的又是如许多的幽怨、无奈。蝶儿正在双双飞舞呢!而自己却是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可是此时的心事，却又有谁能够明了呢?特别是对着那默默无语的窗外明月和满树的繁花，她的幽怨更可知了。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从写景到抒情内在的情感脉络，词意完全是连贯的。

    问题主要产生在对景物描写(包括环境、妆饰)与主观抒情二者之间在句法结构上的松紧、张弛程度的不同理解上。从诗词作品的前后句关系看，如果连续地抒情或者写景，都不会产生理解上的矛盾；但如果从写景突然跳转到抒情或从抒情跳转到写景，能否成为优秀的作品，就要看作者创作技巧的高低优劣了。温庭筠词作在这方面的艺术实践中，从表面看，也会给人造成脱节、突兀的印象，词的句法结构似有松散的嫌疑，但一加分析就会发现，词意的阐发是有其内在逻辑关系的，句与句间在意蕴上有着内在凝聚力，即无论怎样貌似突然的跳接，但都在最终的功能上指向作品题旨。因此，被诟病为“突接别意，使词意不贯”的缺陷，实际上正是温词艺术上的独胜之处，这就是温词词境中体现出来的疏离与脱跳的特色。这种“跳脱”的特色在具体作品中呈现不同的特点：有环境的跳转，比如室内景与室外景之间的跳转；有时空的跳转，比如现实生活与梦中境况(或者是回忆中的镜头)的跳转；有容颜、服饰与自然景物的跳转；有情景关系的跳转等等，形式多种多样，但要而言之，无论怎么跳接，作品都是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情感脉络来维系各个部分，因此它们并非是散乱无序的。俞平伯先生说过：“飞卿之词，每截取可以调和的诸印象而杂置一处，听其自然融合，在读者心眼中，仁者见仁，知者见知，不必问其脉络神理如何如何，而脉络神理按之则俨然自在。譬之双美，异地相逢，一朝结合，柔情美景并入毫端，固未易以迹象求也。”②确是独到之言。接下来我们就从分析作品入手，来揭示温词的这一特色。

    首先请看《菩萨蛮》第二首：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鬃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这首词抒写怀人情思。头二句描写室内器物、衾具，次二句转写室外拂晓前的景色。虽只寥寥数语，色彩的浓淡、雅艳在这四句间却已经过两次变化：室内水精帘与颇黎枕，给人以晶莹澄澈、清明典雅的印象；而温暖香软的鸳鸯锦被，则唤起人们头脑中华丽富艳的意象。接下来转写室外景色的两句，呈现的境界极为开阔，风格又变为清新、俊朗：江柳如烟，残月朦胧，暗蓝色的天幕中点缀着几只飞雁。词人只是让背景作了变动，丝毫未曾直笔道出人物及人物的思绪，但通过罗列这些器物与景色，人物的情思却已悄然透出。身裹鸳鸯锦被而“惹”出的总该是怀人的春梦吧?鸳鸯的匹偶双游不正反衬了女主人公的孤单吗?室外江边的清丽景色给人过于沉寂的感觉，这是和女主人公孤独、苦闷的心情相融合的。下片又从对室外景色的描绘跳转到对女主人公服饰、妆饰及容颜的细腻描摹。整首词表面看来意象跳转频繁而缺少联系，尤其是首二句与次二句之间给人脱节的印象，但仔细玩味，我们就会明白它是有一条隐含的情感线索来串连的，这就是女主人公对情人的思慕：唯其年轻美丽，才有“暖香惹梦”，但也正是这撩人的春梦，给梦醒后的女主人公带来了无边的哀愁。“通片如褥绣繁弦，惑人耳目，悲秋深隐，几似无迹可求。”③(俞平伯语)正是典型的温词特色。

    我们再来看看《菩萨蛮》第五首：

    杏花合露团香雪，绿杨陌上多离别。灯在月胧明，觉来闻晓莺。

玉钩褰翠幕，妆浅旧眉薄。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

这一首闺阁怀人词。头二句描写室外景色，不过它是梦境中对过往别离场景的回忆，节令正当春天，时间恰值白昼，这与次二句的月夜欲晓之景形成对照。作者以杏花带露、杨柳依依的妖娆美景烘托出恋人间不忍卒别的离情，一个“多”字微露哀怨，那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已孕其中。“灯在月胧月，觉来闻晓莺”，承接首二句而来，因别而忆，因忆成梦，往日花好月圆的良辰美景反衬今夜香销烛残月缺人孤单的凄寂景象，使人感到悲凉，而晓莺的啼鸣更加恼人，也增加了无穷的惆怅。虽然这四句中行为的实施都有女主人公的影子，但到此为止，还没有从正面点出女主人公的形象。五、六两句写觉醒卷帘，透露美妇色相。“妆浅”言早起未试新妆，“旧眉薄”指原来画的眉色已经淡薄，透出夫君远行故而无心梳妆打扮的意绪。结二句转写女主人公又因忆梦而平添一段闲愁，临镜自怜，才觉自己因相思之苦连鬓发都稀疏了。词共八句，句法笔触上作了三次跳转，即由室外之景(回忆)转回到室内之景(现实)，再由室内景转到对人物动作、容颜的描写，然后再由“春梦关情”作起，转写女主人公临镜理妆，自我哀怜的感情，一波三折，将人物蓄藏在心头的情思娓娓道明。

《菩萨蛮》第十首除了铺叙中的跳转外，还将富有象征性与暗示性的语象“鸾镜”与“花枝”抽取出来，以突兀凸出的手法强调女主人公的离别相思之情：

    宝函钿雀金鸂鶒，沉香阁上吴山碧。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

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

首句写室内陈设，“宝函”即华美的枕套。钿雀、金鸂鶒是枕头上的妆饰。第二句转写在沉香阁上看到的吴山一带，碧草青青，春意盎然。开始引出室外景色，这是远眺。“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描写春日霪雨霏霏的景象，这是近景。这驿桥隐隐，春雨纷纷，造成了一种抑郁、凄清的氛围，整幅画面充满离恨别情。五六两句又从对客观物境的摹画中跳出，转而叙述与情郎音信断绝的处境，表达女主人公迷茫、无助的心绪。末二句最为独特，它们并不是对现实之景的客观描述，而是从一大堆纷乱繁杂的物象中择取最富暗示性与象征性的语象来抒写闺怨。“鸾镜”虽然只是作为梳妆时必备之物出现的，它是完整的，但容易令人想起陈朝驸马徐德言夫妇破镜重圆的故事，隐喻重新团聚，裂镜重合，而此时的女主人公却是身单影只，鸾镜完整如新又有什么用呢?“花枝”一指头上戴的花饰；二寓女主人公对幸福的追求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一样渺茫无期；第三暗示女主人公的命运终将如花儿枯萎一样青春难再。所以“花枝”这一语象实际亦是女主人公遭际的象征：虽有繁盛耀目的昔日，却终难避凋零委顿的明天。飞卿词“跳脱”的魅力，在此词最后两句中得到了绝好的体现。

    我们知道，温庭筠在诗歌创作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诗词创作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亦是极自然的事，所以这种“跳脱”的特色在他的诗歌中亦常有体现，并不是在其词作中才偶一为之。我们不妨看看《宿友人池》(一作《送人游淮海》)这首诗：

背樯灯色暗，宿客梦初成。半夜竹窗雨，满池荷叶声。

簟凉秋合思，木落故山情。明发又愁起，桂花溪水清。

这首诗表现的也是离情别思。首句交待环境，次句说明客居异地的自身境况。颔联二句从听觉角度将夜间的一场透雨作了描绘，但既然将夜间的雨声听得如此真切，恐怕睡得也并不踏实，所以所谓“梦初成”之“梦”不过是似睡非睡、朦胧恍惚的状态罢了，从反面说明客居异地的游子的飘零、不安定的感觉。颈联的景物描写由日间看见的纷纷凋落的木叶引发起胸中满腔的悲秋之思。尾联第一句明确地点一个“愁”字，使上面数句情感指向一起定位于这个题旨。但最后一句却轻轻跳开，仿佛无情，实含至情，这正是温氏创作上“跳脱”特色的绝好范例。《题崔公池亭旧游》这首诗的情形比较独特，它在抒情后的跳脱之句并不是描摹自然景色，而是出现了独自登楼的人物形象：

皎境方塘菡萏秋，此来重见采莲舟。谁能不逐当年乐，还恐添成异日愁。

红艳影多风袅袅，碧空云断影悠悠。前依旧青山色，尽日无人独上楼。

此诗从眼前之景，忆及少年时追欢纵乐的往事，与当前的境况相比，难免产生人世沧桑之感。这里无论是“菡萏秋”、“采莲舟”，还是“红艳艳”、“碧空云”，它们都成了作品抒情主人公引发主观愁绪的外感因素。如果从诗句的位置与诗歌题旨触发的二者关系看，首联可以说是兴起(与赋比兴的“兴”义有区别)，颈联则是补叙，目的都在突出领联所要表达的“异日愁”。所以它们与情感传达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尾联突然写到人登楼，这里的人物既可以成为整体景色构成的一个部分，又可以作为前面数景的目击者而独立出来，但不管怎么说，句法上的跳接，使人物、景色、思绪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更有弹性，似断还连，人物的形象也变得更富悲秋的感情色彩。可见温庭筠在诗歌创作中使用各种表现手法的实践对词创作中艺术表现手法的成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诗歌艺术中，尤其是当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诗这一最高阶段时，诗人几乎尝试了所有的艺术表现手法，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丰硕成果。所以我们所说的“跳脱”特色当然也不是飞卿的首创。沈德潜在总结杜甫诗歌创作经验时曾举出“突接法”一例，说：“《醉歌行》突接‘春光淡沲秦东亭’，《简薛华醉歌》突接‘气酣日落西风来’；上写情欲尽未尽，忽入写景，激壮苍凉，神色俱工，皆此者独开生面处”。④这里所说的从抒情或叙事突接写景，起两种作用：一是衬托作用，如用美好的景物来衬托失意心情。二是转折作用，像从日落西风来，转到希望西风把野水变成美酒来添金杯，好尽量借酒浇愁。所谓“突接法”跟我们所谓的“跳脱”是相通的，不过从情感抒发来看，温庭筠词除了表衬托和转折以外，更多的时候它们是情感因素的延续与积淀，写景句好象独立存在，而实际上词作前面几句的抒情都将在这一句上得到回应，所以它是融情之景。

    在词作中宋代周邦彦词被人称许为有“顿挫之妙”，他实际上较偏于叙事的跳转。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评周邦彦词艺术时说过下面这段话：

    美成词，有前后若不相蒙者，正是顿挫之妙。如《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上半阙云：“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正拟纵乐矣，下忽接云：“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未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枕簟，客我醉时眠。”是乌鸢自乐，社燕自苦，九江之船，卒未尝泛，此中有多少说不出处：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后人为词，好作尽头语，令人一览无余，有何趣味?⑤

就这里所引的词说，上面还有五句：“凤老营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  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前三句讲景物美好，用“午阴嘉树清圆”作小顿。下面两句作个转折，转而叙述那儿土地低湿，连衣服都是潮湿的，地方不好。“衣润费炉烟”是第一个转折的小顿。接下来又说小桥绿水，可以泛船听歌，再来个转折，转到寻欢作乐上，“拟泛九江船”是第二个转折的小顿。往下却说自己像社燕飘零，在外作客，只能借酒浇愁，没有听歌雅兴，是第三个转折，用结尾作顿，可见所谓“突接法”的手法在句法结构上与“跳脱”手法是一致的，都有表现为笔触的跳转，不过不同之处在于周邦彦纯为叙事，而飞卿则或叙事、或抒情、或写景，而且从情绪表达来看，周词表现为转折，而温词则表现为延续。

    温词中反复出现的相同语象常常能够获得象征功能，但“跳脱”的特色使象征的外部关系显得淡化、退隐。我们知道，在诗词作品中诗(词)人经常将抒情主人公的主观情感寄托、外射到外界的客观物境上，使花草树木虫鱼鸟兽都带上人物的主观色彩，这样就使诗(词)人所要表达的情感达到了具象化、物化的效果，而那些作为情感承载体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由于频繁地在母题一致的情形下出现，逐渐获得象征的功能。考察温词，我们发现“花”这一语象就是这样一种情感载体，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多种多样的，而由此透露的情感基调也有冷暖、浓淡、深浅等程度的诸般不同，词境的情感世界也变得更加色彩斑澜、五彩纷呈。因为飞卿词中“跳脱”特色的实现，很大部分是通过对“花”这个语象的神情、韵致的描绘完成的，这就说明了“花”这一语象对温词的重要性。分析“花”这一语象的诸种功能，可以充分理解温词表现艺术的无比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而对其词境的疏离、深蕴的特色有更真切的体会。

    温词中“花”、“杏花”、“海棠”、“桃花”、“牡丹”、“夜合”、“芙蓉”、“柳花”，以及用以指代花的“红”、“艳红”、“香雪”、“芳菲”等字眼满目皆是，在他现存的全部71首词(据张漳、王畲《全唐五代词》统计)中，出现这些字眼的就有47首，几占其全部词作的三分之二。这些反复出现的语象，有很多是象征性语象，比如《玉楼春》这首词：

家临长信往来道，乳燕双双掠烟草。

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帐晓春鸡早。

笼中娇鸟暖犹睡，帘外落花闲不扫。

衰桃一树近前池，似惜红颜镜中老。

当我们把“落花”这一语象与紧随其后的那两句联系起来看时，就能很清楚地把握到其间蕴合的象征意味。象征性语象往往同时具有描述和比喻功能，尤其是后者。这是因为象征的构成最终无法脱离作为象征符号的语象的本体意义和比喻义，飞卿词中“花”这一语象就常常同时具备这三种功能。比如“罗幕翠帘初卷，镜中花一枝”这样的词句，“花”首先指的是临镜理妆看到头上戴的簪花，第二运用借喻手法，以“花”喻“花容”，其借用的基础在于“花”之美与“容貌”之美具有同质性。但如果仅仅认识到“花”指的是“花容”，那是极肤浅的，因为“镜中花一枝”另有深层含义隐藏在这一喻体背后，即女主人公就是一朵花，花朵脆弱婉丽、易于凋零的特质成为语象的象征基础，它是对女主人公命运的概括，这样语象在扩大了功能范畴(即增加了象征作用)的基础上得到阐释，我们对整首词的领悟便随之深入一步。

    然而，无论是比喻还是象征，如果语象为前代或同时代诗(词)人所习用，又在自己的作品中频繁使用而没有赋予各自新的含义，就不能提供更多的信息，象征和比喻就会呈现“老化”状态，失去特有的魅力。温庭筠从象征的外部关系入手，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当我们将下面这些词句放入每一个特定的词境中加以考察时，就会惊喜地发现它们的不同凡响：

    花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

    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

    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兰露重，柳风斜，满庭堆落花。

    绿阴浓，芳草歇，柳花狂。

    海棠花谢也，雨霏霏。

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分析这些句子中“花”这一语象，可以发现这样的特点：

    1、语象作为象征符号，它与象征意蕴间的关系更加疏离、隐约。象征的实现实际上是象征与被象征物之间的异质同构效应的实现，比如“松柏”之所以成为“崇高”的象征，是因为松柏的端直、伟岸、岁寒而后凋的品质与人格的“崇高”这两种不同的质在结构特征上相互对应。上述这些语象(尤其当它们与“谢”、“落”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时)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它们与其所要表达的情感是异质同构的，但它们比之于那些所谓“老化”的、一目了然的象征，显然要迷离深邃得多，给人的印象是它们作为描述性语象的意味要更浓些。这里象征作为写作技巧的意味完全淡化了，似乎仅是描写客观景物，细味之，才知含有深意。这是一种没有技巧的技巧，给人感染力量反而更强烈。

2、从它们与整首词前后句的关系看，表面上它们是超脱而独立的，似乎与前后句的抒情了无干涉，呈现为“跳脱”的特点。其实词人用平淡朴实的语象及疏离的句法关系来描写常见的景物时，早已融入了作品主人公的主观感情，“景语即情语”，使“物皆着我之色”。所以我们已经举过的那首《菩萨蛮》(蕊黄无限当山额)，整首词描述女主人公幽怨、孤独的心理，但最后一句从“心事竟谁知”的设问突然跳转到对“月明花满枝”这一自然景色的写，似乎很突兀，与题旨无关，其实非然。因为这一句正是整首词全部感情的凝聚之处，前面所有感情的抒发都为这一句起了蓄势作用，这是看似无情实合至情的写景句。上面所列的“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兰露重，柳风斜，满庭堆落花”、“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水风空落眼前花”等句“花”的语象都含着女主人公无法排遣的愁绪。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飞卿词词境的跳脱、疏离的艺术特色是形成飞卿词独特魅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注释：

1 转引自高峰《花间词研究》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9 165—167页

2 ③俞平伯《随园诗话》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1 115、128页

④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1 78页

⑤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1953.6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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